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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2月，红二十八军在徐海东

的率领下开进安徽省金寨葛藤山地区。

部队刚刚在葛藤山下落脚，国民

党军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就向红军

追来。徐海东了解到：国民党第五十

四师代理师长叫刘书春，早年毕业于

保定军官学校，但由于没有“后台”，

所 以 ， 混 得 个 师 长 还 是 个 “ 代 理 ”

的。为了争取得到上司的提拔，刘书

春对红军作战很“卖力”。

徐海东掌握了刘书春的心理，与

红八十二师师长梁从学、红八十四师师

长黄绪南详细研究了形势后，决定避免

与敌军主力正面作战，先吃掉敌人部分

兵力。

4 月 1 日拂晓，徐海东命红八十四

师一营坚守阵地，正面压制敌人火

力，同时派出红八十二师一营和二

营，向葛藤山西南边簸石沟佯动，吸

引敌军主力离开。果然，当敌人大部

队看到山梁上出现一支红军队伍时，

立刻尾随而来，对着石家沟的山头发

起了猛烈攻击。见敌人上钩，徐海东

当即命令部队“快速上山，待会儿更

要迅速下山”。一时间，红军战士们很

快就抢占了山顶。徐海东命令一个排

用火力压制住敌人登山的速度，其他

人则顺着一条山沟快速撤到山下。

敌人只看到红军上山，便误认为

红二十八军的主力就在山顶，于是将

全部兵力和火力对准山头。刘书春虽

然知道徐海东外号“徐老虎”，但认为

从前与徐海东交手的国民党将领不能

与自己相提并论，此刻见红军火力稀

疏，以为红军抵抗不住，于是命令部

队急攻。

正当刘书春得意之际，突然炮弹

声、枪声从左右两侧传来。原来，从

山沟撤下来的红八十二师两个营协同

红八十四师二营、三营则从东面迂回

至敌人侧后方，配合山头的一个排和

隐蔽在葛藤山东南山脊的红八十四师

一营同时出击。敌军突然之间遭受到

三面夹击，无法弄清红军的兵力究竟

有多少，顿时四处逃窜。经过一个多

小时的激战，敌人的两个团只跑掉了

1个营，刘书春被活捉。

战斗结束后，刘书春被押到徐海

东面前，还不知趣地问：“敢问徐将军

是保定军校的？还是黄埔军校的？”徐

海东风趣地回答：“我既没听过保定军

校的课，也没进过黄埔军校的门，我

是青山军事大学毕业的。”刘书春不解

地问：“徐将军，敝人知识浅薄，不知

这青山军事大学在哪儿？”

徐海东手指着背后的山岭说：“喏，

这就是青山军事大学！这方圆几千里的

大别山，处处都是红军的军事大学！”

（摘自 2019年 9月 12日《人民政

协报》）

□ 白田田

官同生，出生于 1948 年，祁东县

人。他于 1972 年 12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1973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祁东县

公安局城关镇派出所、刑侦股民警。

在 生 前 日 记 中 ， 官 同 生 就 立 志

“争做人们所欢迎、爱戴的一名人民警

察”。他先后 8 次奋勇救火，6 次被评

为先进工作者。

1981年 5月 27日，7名犯罪分子携

带从江西南城县武装部枪械库盗窃的枪

支弹药，窜至祁东县，住进汽车站旅

社。当晚，祁东县公安局接到汽车站旅

社服务员报警后，迅速组织围捕，官同

生主动请战。执行任务途中，官同生对

同事说：“今晚的任务不同往常，对我们

是一个考验，要有流血牺牲的准备……”

5月 28日凌晨 1时 40分，17名民警

包围了汽车站旅社的四号房和七号房，

随后抓捕行动展开。在四号房，官同生

与罪犯进行搏斗时，不幸被罪犯开枪击

穿右腿股动脉。子弹穿过腹部，进入腰

椎，鲜血喷涌。官同生以坚强的毅力打

掉了罪犯的枪支，将罪犯压在身下，直

到战友们将罪犯抓获。最终，7名罪犯

全部被生擒。官同生因流血过多，当场

壮烈牺牲，年仅 33岁。

1981 年 6 月 16 日，官同生被公安

部追授为一级英雄模范。

（摘自 2019年 10月 29日 《人民

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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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产 党 宣 言》 诞 生 记

□ 何建明

1918年的岁末，寒风凛冽的黄浦

江码头上，一位离“家”已经整 16

年的青年，怀揣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土木工程系的毕业证书和两只大布

包，踏上了外滩的十字街头。这个

青年叫李书诗，号汉俊，后来我们

在中共一大代表的名单上所看到的

“李汉俊”就是他。

他从日本带回的两只布包中没

有一本是土木工程专业的书，尽是

英、德、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刊。

李汉俊经人介绍，住进了上海

渔 阳 里 。 8 个 月 后 ， 陈 独 秀 便 来

此，开始了他和战友们筹建中国共

产党的政治实践，这里也成为中共

创建早期的办公地和社会主义青年

团组织的筹备地。

1920年 1月初，这一年的上海格

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

“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靠

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

温暖！”陈独秀是个情绪始终激荡的

人，他坐下来就开始与李汉俊、陈

望道等商量一件大事。

“俄国革命已经胜利了。我们现

在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建立自己

的政党。这次在离开北平时，我与

李大钊先生就讨论过这事。此行到

上海来，就是想与诸君一起完成此

大业！”陈独秀明确地亮出了自己的

任务与观点。

“成立政党，必须先有思想上的

准备啊！现在关于社会主义和马克

思主义的说法和传播非常混乱，应

当有个权威的阵地将真正的马克思

主义传播出去。”陈望道说。

李 汉 俊 比 陈 望 道 大 一 岁 ， 他

说：“我同意望道弟的意见。建党必

须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透、

研究好后，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

所以我建议：一是可以仿效日本政

党的做法，先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并且尽快把马克思、恩格

斯的代表作 《共产党宣言》 翻译出

来……”

陈独秀频频点头，说：“你们的

意见极是。组建政党必须理论开道

才是！”边说边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

的他突然停下道：“这样，我们第一

件事，是尽快把 《共产党宣言》 翻

译出来，然后想法在汉俊你们的

《星期评论》 上发表。第二件事是马

上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

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还

有，我也尽快把 《新青年》 从北京

再搬回上海，要让它成为新的政党

的机关报……”

“完全同意仲甫先生的意见，我

们马上分头行动！”李汉俊和陈望道

异口同声表示赞同。“仲甫”是陈独

秀的字号，早期党内的同志都这样

称呼他。

后来，李汉俊把自己从日本带

回的一本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 和

一本日文版 《共产党宣言》 交给了

陈望道。“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必须字

字翻译准确，此事非望道莫属！”陈

独秀紧握陈望道的双手，深情地

道：“拜托了！”末后又说：“望道，

你最好别在上海，躲到哪个世外桃

源去把它突击翻译出来吧！”

陈望道苦笑道：“那只能回我老

家义乌了！那儿就是你们想找我也

不容易找得到呢！”

“太好了！”李汉俊兴奋地说，“我

随时把《星期评论》的版面给你腾出

来。”

陈独秀马上摆摆手：“可不是仅

仅在你的 《星期评论》 上发，还应

该出单行本！让所有中国革命者和

进步的青年们人手一册！”

李汉俊和陈望道相视一笑，这

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同路者的信念。

1920 年的早春，陈望道带着两

本外文版 《共产党宣言》，冒着寒

风、踩着雪花，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浙东小山村分水塘。

为了安静，陈望道就在自己家的

柴屋里搁了一张桌子，开始了他的

翻译。

“融儿，这里太冷，搬到堂屋的

阁楼去写吧！”母亲一边唤着陈望道

的乳名，一边给他的双腿盖上一件

厚棉衣。

“不妨，娘。这里安静，我需要

安静！”陈望道埋头继续翻着那本母

亲看不懂的“洋文书”……

翻译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枯

燥乏味的，但陈望道不一样。德国

人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

格斯的 《共产党宣言》，如同黑夜笼

罩着的大山之中燃起的一把火炬，

照得陈望道眼里一片光明：原来，

世界上早已有了拯救人类和中华民

族的“良方”呀！

你听，其声如擂鼓，振聋发聩

——“ 一 个 幽 灵 ， 共 产 主 义 的 幽

灵，在欧洲大陆游荡。”

你听，其声如擂鼓，让人清晰

明了——“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

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

个世界！”

这 就 是 世 界 的 未 来 ！ 中 国 的

未来！

陈望道一次又一次激动了！激

动的时候，他便高声地用英语或用

日语诵读 《共产党宣言》 ……他的

声音在故乡的那片山谷间回荡。

古朴的山乡让陈望道得以全神

贯注地进行着自己的翻译，神往于

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字中所呈现出

的世界风云。

陈望道一边翻译，一边细细地

领会着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 《共

产党宣言》，并且更加坚信它就是摆

脱旧世界枷锁的真理之光！于是，

这位义乌青年忘掉了身边所有的一

切，唯有笔尖在纸张上“沙沙”作

响……

这时，母亲拿着饭碗和几只粽

子，以及一碟甜甜的红糖进了屋，

见儿子埋头在纸上写字，不舍打

扰，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把门轻轻

掩上。

江南的早春，时有阴雨。雨水

从屋檐滴下，恰好落在柴房的小半

边屋顶上，“滴答滴答”的水声并不

小，然而完全沉浸在波澜壮阔的革

命激情与文献译著之中的陈望道，

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屋外的雨天，

只是感到饥肠辘辘时，才下意识地

伸手抓起桌上的粽子，用手扒拉着

解开粽叶，然后习惯性地在碟子里

蘸点红糖，再塞进嘴里。咀嚼着那

母亲专门为他包的香喷喷的粽子，

他觉得很润、很甜，就这样边吃边

译……

“融儿，红糖够不够呀？”这是

母亲的声音，她怕打扰儿子，就站

在门外问道。

“够了够了……蛮甜的了！”儿

子在里边传出话来。

快到傍晚时分，母亲轻手轻脚地

推开柴门，去给儿子收拾碗筷。嗯？

碟子里的红糖咋没动？母亲觉得奇

怪，便看看仍在埋头写字的儿子，越

看越不对劲：“你的嘴上咋弄得这么

黑呀？”

“啥？”陈望道这时才抬起头来。

“哎呀！尽是墨哪……”母亲叫

了起来，“你咋把墨弄到嘴里去了

嘛？”

陈望道顺手往嘴边一抹，再一

看，便哈哈大笑起来：“娘，是我刚

才把墨汁当成红糖蘸着吃了……”

“看你！”母亲心疼地嗔了一眼儿

子，嘀咕道，“你啊，一有书看，有

字写，就啥都不在乎了！那墨跟糖能

一样吗？我看，都是这书把你搞糊涂

了。”

儿子笑了，说：“娘，我没糊涂，

你的粽子和红糖很甜，我这书也很甜

呢！”

陈望道完成翻译之后，立即返

回上海，将翻译的中文稿交给了李

汉俊和陈独秀。陈独秀对陈望道所

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 大加赞赏，

但是说到出版，这位囊中羞涩的大

教授就有些为难了。

李汉俊刚回国就投身宣传马克

思主义，所办的 《星期评论》 杂志

本来就是自己和朋友掏钱的赔本买

卖，怎能再血本付出。陈望道苦干

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也没人再

好意思让他“出血”。

已经几个月没薪水的大教授陈

独秀无奈地双手一摊，耸耸肩，自

嘲道：秀才想打仗，没钱买枪炮

……实在是愁煞人啊！

就在这个时候，列宁领导的俄

国布尔什维克派来一位帮助中国组

建共产党的代表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第一站到的是北京。

他首先找到了正在北大图书馆任职

的李大钊，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

和他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李大钊则

向维经斯基介绍中国的革命形势和

五四运动的过程与性质，同时又把

邓中夏等进步学生介绍给维经斯基。

随后维经斯基在李大钊的介绍

下，来到上海，迫不及待地去见新

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

“我们现在是要啥没啥，除了一

张嘴和一支笔外……”陈独秀对维经

斯基的到来十分高兴，见了客人，他

的直性子就上来了，因为此时他正发

愁没钱出版《共产党宣言》。

“这个我们支持！”维经斯基立即

拿出1000元大洋的银票交给陈独秀。

陈独秀接过银票，大喜。他随即

交代李汉俊：“找个进步的出版社，

抓紧印！”

很快，第一本中文版《共产党宣

言》在上海诞生了！它如一束迷雾中

透出的阳光，迅速驱散了那些在黑暗

中寻找光明者头上笼罩的阴霾……

1920 年 5 月，陈独秀发起组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陈独

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

（即文学家茅盾）、邵力子等。6月，

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

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

之后，李汉俊等根据陈独秀的

指示，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

名义，开始向北京、长沙、武汉、

山东等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写

信，要求建立起各地的“共产主义

小组”，同时加紧筹建“中国共产

党”。

“到底叫‘社会党’还是……”

陈独秀在关于党的名称上有些拿不

准，便与北平的李大钊商量。

“叫‘共产党’！”李大钊毫不犹

豫道。

“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就是由

“北李南陈”确定下来的。

下面的许多事我们都知道了：

1921年 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地址是

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号 （现兴业路

76号），该房子是李汉俊和他哥哥李

书成的寓所，人称“李公馆”。

中国的伟大历史就从这里掀开

了新的一页。

（摘自 2019 年 7 月 1 日 《解放军

报》，原标题为 《初心如此壮丽》）

这是一张62年前的照片，照片上的

周恩来面带微笑，用手指着当时重庆市文

工团的团长李庆升，亲切地与之交谈。坐

在后三排的那个长相甜美、身材高挑的姑

娘，名叫罗然，她正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周

恩来，聆听总理的教诲。

“这张照片拍于1957年，那时我才27

岁，风华正茂。当时，周总理和贺老总出

访欧亚11国后回国，路过重庆作短暂休

息，专门来文工团观看正在上演的《日

出》，并亲切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62

年来，罗然一直将这张照片视为珍宝，从

不轻易示人。

拍板剧本《四十年的
愿望》

1953年，重庆市文工团（1958年1月

改名为市话剧团）按照市委的指示，创作

了反映成渝铁路建设的话剧《四十年的愿

望》。时任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任白戈为这

个剧本的创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剧本由团

长李庆升执笔，初稿出来后，市委便召开

常委会讨论，剧作者全部列席市委常委会

参加讨论。

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

时，被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著名导演吴雪看

中，便调创作组去北京修改剧本。在中国

作协书记光未然的指导帮助下，经过数月

奋战，剧本终于定稿，由洪深导演搬上了

话剧舞台，并通过了时任文化部部长周扬

的审查。

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

三书记的贺龙得知此事后，匆匆赶到中国

青年艺术剧院，他虽然没有看过修改后的

剧本，但他看过在重庆的演出，对该剧还

保留着重庆演出时的印象。贺龙认为戏不

成熟，应该暂停上演，并打算请中央领导

看后再定夺。这下青艺着了慌，演出宣传

马上停止，票也不敢卖了。

贺龙的动作也快，第二天晚上便请

来了周恩来，还有时任炮兵司令员陈锡

联、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各方面的负责

人。戏演完后，周恩来立即主持会议，并

首先表态，认为这个戏写的是铁路工人克

服重重困难，实现了西南人民修建成渝铁

路40年愿望的事迹，表达了建设祖国的

热情，方向正确，应该肯定。

随后，周恩来又让大家提出缺点好

让作者修改，并首先指出剧中应有军代表

出场，军代表是负责干部，他不出场不合

适；接着又询问大家最后通车的尾声要不

要保留？他认为尾声还是需要的，因为人

民要看到愿望的实现才满足。周恩来的意

见既中肯又具体，令全体创作人员深受

感动。

当晚，按周恩来的意见，主创人员

将剧本进行了修改，增加了军代表上场的

剧情。在周恩来的关心指导下，《四十年

的愿望》如期上演，轰动一时，并连续公

演135场，全国15个省市剧团纷纷演出

该剧。

与大家讨论剧情

1957年初春，周恩来、贺龙率中国

政府代表团访问了欧亚11国。访问结束

后，周恩来一行从锡兰（今斯里兰卡）回

国，2月8日由昆明来到重庆，决定先休

整几天再回北京。

2月10日晚，周恩来和贺龙、李井泉

等领导同志一道，来到重庆抗建堂观看话

剧《日出》。

演出结束后，演员们簇拥着周恩来

和贺龙到休息室开会。一开始大家显得有

些拘谨紧张，当周恩来亲切地招呼大家坐

下后，会场顿时活跃起来。周恩来显得十

分兴奋，侃侃而谈，谈演员的优点与不

足，谈对《日出》剧本和剧中人物的理

解，内行人讲内行话，演员们听了都口服

心服。

周恩来很赞赏陈白露的扮演者雷

南，说“我给你打75分”。贺龙指着雷

南说：“她还是有点拘束，她要不是共产

党的话，也许更放得开些。”周恩来说：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是共产党员，应该

演得更好些。”话音一落，贺龙和大家都

笑了。

早年参加过孩子剧团的张莺，在剧

中饰演陈奶妈，周恩来见到她非常高兴，

他对张莺说：“我和你们的邓妈妈找了你

几年，原来你在这里。”他拉着张莺照了

一张相，又从身上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递给张莺，说：“你写几句话，我回去带

给你们的邓妈妈。”

周恩来又亲切地问了几个导演的家

庭出身，结果，第一个回答是地主，第二

个回答也是地主，第三个回答还是资本家

兼地主，引起全场一阵哄笑。周恩来坦诚

地说：“我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背叛家

庭闹革命，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够选择

的，是身不由己的，但不妨碍为人民服

务，为国家民族立功。”

在周恩来面前，大家无拘无束，谈

笑风生，如同接待一位最尊敬的长者和最

亲密的朋友。

和文工团员跳舞

为了详细了解文工团团员们的生活

情况，周恩来还特意来到大家的宿舍。当

时文工团的红楼宿舍刚整修不久，他看了

很满意，说：“你们的宿舍比北京有些剧

团还好些。”

当走到团里的小礼堂时，周恩来问

李庆升：“你就不让我和这些年轻的演员

们跳支舞吗？”于是，乐队奏起了音乐。

看见周恩来和大家跳得兴高采烈，罗然也

想跳舞，但没有舞伴，于是便坐在乐队

旁，看大家跳舞。谁知她刚坐下不久，就

看见周总理走了过来，邀请自己跳舞。顿

时，罗然感到胸中涌出一股暖流，心咚咚

跳个不停。

周恩来拉着罗然的手，一边跳舞一

边亲切地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总理，我叫罗然。”第一次和周恩来跳

舞，罗然显得十分紧张。

周恩来又问：“你是哪个地方的人？

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

罗然回答：“我是四川广元宝轮镇的

人，1950年抗美援朝时，国家号召知识青

年参军，保家卫国，我就报名参了军。”罗

然明显感到自己手心出了汗。

“你的钢琴弹得不错嘛！在哪里学

的？”

“我从四川省艺专参军，到川北军文

工团，后转业到西南团工委青年文工团，

西南大区撤销后，当时重庆市文工团需要

一个弹钢琴的人，伴奏京剧功和芭蕾舞的

基本功训练，因为我是学钢琴的，所以团

里把我调来了。”

“你成家了吗？爱人在哪里工作？”

周恩来亲切地问。

看到周恩来和蔼可亲，像一个慈祥

的长辈，罗然慢慢放松了下来，答道：

“成家了，爱人也是军人，在四川军区组

织部工作。”

“见到你爱人，记着代我向他问

好！”周恩来边跳边说。

和罗然跳完一支曲子后，周恩来又

去邀别的女同志跳。当舞会快结束时，文

工团中还有一位女同志没有和周恩来共

舞，周恩来发现后，便要乐队再奏一曲，

上前邀请那位女同志跳。细微之处充分体

现出周恩来的体贴周到。

（摘自2019年第7期《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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